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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弹幕视频网站上播出了老版四大名著电视剧，我
便在北京过上了莫斯科时间。转瞬即逝的夜色，犹如划过
天际线的流星，恍惚之间，便已然无影无踪。我已经饱受
失眠困扰许久，但只有在深夜，透过iPad的电子屏幕，那
些金戈铁马与缱绻情思，竟然如此清晰，而又如此动人。
渺远绵延的岁月记忆，深埋于幽暗的地下世界，那些寂灭
的生灵，早已逝去了往昔的光泽，只是在我的梦里，它们依
然飘忽浮动，如长蛇般盘旋而至。

恍惚之间，我感觉左手边的床头橱上，iPad的屏幕上
突然发出一阵诡异的闪光。远远望去，窗外依然月明星
稀，长夜漫漫之际，偶尔闪烁的灯光都显得异常明亮。我
看到iPad上的视频，正停在第42集《血染乌龙岭》29分55
秒处，萧瑟的黄叶漫天飞舞，狼烟枯岭之下，只有宋江、卢
俊义一行人孤倔而哀怨的身影。屏幕上一条白色的弹幕
突然变成红色：“这就是招安的结果！”这段红色的信息，在
一片白色的弹幕中格外刺眼。再仔细看时，它狡黠地闪着
血红色的光芒，在猛然炸起的一阵唢呐声中，它竟从屏幕
上跳脱出来，直接立在眼前。这几个字如同核桃般大小，
直愣愣地挺在电子屏幕上，竟发出低沉的声音：“我复活
了。”

眼前的一切令我无法置信。我还未开口，只听得这东
西用清晰而沙哑的电子声，缓缓地说道：“你们不也是要追
求高维空间吗？难道我们就不该有生命？你别小看我，我
虽只是一条弹幕，但对有些人来说，是一条可以救命的消
息。”我无法相信网友发的一段屏幕上的评论文字，竟然也
有生命，我并不惊恐，只是好奇：“你这样说，好像我们压抑
了你们的生命一样。”我话音未落，这已经有了生命的弹
幕，却阴沉地笑了起来：“咳咳，若不是因为宋江这厮手段
太绝，我也不会跳出来说这些。”我见它的话愈发奇诡，便
不由自主地问道：“什么意思？你跟宋江什么关系，怎么这
样说？”它又是笑着说：“平日里你们都说宋江是孝义黑三
郎，山东呼保义，我看要说起心思之厚黑，《水浒》里少有人
能跟他比！”我正在恍惚之间，不知如何应答，突然感觉眼
前一黑，身体犹如栽入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我感觉胸口压抑得厉害，却喊不出声，等眼前景象清
晰时，竟看到一处古建筑，上面牌匾写着“聚义厅”三个大
字。惊愕之余，一阵喧哗之声突然落入耳中，几个身材彪
悍的汉子走上前来，只是其中为首者身材矮小，五官圆润，
却满面肃穆之气，身旁一壮汉剑眉星目，鼻挺口阔，开口便
是雄浑之声：“一个区区曾头市，竟敢欺辱我梁山兄弟！”旁
边那粗矮汉子赶忙插话：“晁盖哥哥不可轻动！哥哥贵为
山寨之主，这攻打曾头市一事，还是让小弟去吧。”我见此
种场景，心中便明白了七分，我那诡异的弹幕兄弟，还在我
左手上挺立着，它嗤嗤笑道：“我带你来了电视剧第30集
《曾头市》这儿，且看我如何救得这晁盖的性命。”

只见晁盖颇为急躁地说道：“我意已决，贤弟放心，愚
兄去去就来，不出数日，便可归山”。宋江见实在劝不动晁
盖，只好千叮万嘱，似乎生怕他有个闪失，又仿佛心中藏有
其他心事，却无法明说。晁盖正要快步离开，突然一战高
声喊道：“天王哥哥，切不可急攻曾头市！”寻声望去，只见
此人生得身材颀长，满面英雄气，我便想到书中说的“豹头
环眼，燕颔虎须”八字，便料定此人就是豹子头林冲。他见
晁盖已经停下脚步，便娓娓道来：“天王哥哥有所不知，这
曾头市机关陷阱甚多，兵精将广，且听闻其中有一员虎将，

名唤史文恭，使得一杆方天画戟，有万夫不当之勇。哥哥
切勿心急，且让小弟先去会会那厮，天王再打不迟！”旁边
一精瘦身材的汉子也喊道：“林教头所言甚是！哥哥务必
小心呐！”谁能料到，晁盖丝毫不听劝告：“兄弟们为何不懂
愚兄的心思，小七你也不懂……”

“晁天王不必心急，小心害了自己性命！”一身着道袍、
平眉杏眼的瘦高汉子，突然在身旁开口，但声音却是那诡
异的弹幕发出的电子音。晁盖转过身去，幽幽地盯着他：

“公孙先生有何高见？”只见那道人摇了摇头，叹气说道：
“晁盖哥哥，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不急下山，可否后堂
议事？”晁盖见他的神态模样，竟与智取生辰纲时相似，便
不由得敬畏起来。我心中揣测，这应是入云龙公孙胜，晁
盖七星聚义时的老班底了。只是这公孙胜的嗓音，竟是我
那弹幕兄弟的诡异声音，难怪晁盖不疑这怪声，若不是附
在公孙胜身上，又怎能有人在意呢？

我随晁盖与公孙胜快步进入聚义厅后堂，其他壮汉自
行散去。我心中正疑惑：为何没人能看到我，难道我在这
里就是个不起眼的透明人？迷惑尚未解开，更大的迷思在
眼前诞生了。只见那公孙胜低声说道：“天王哥哥，我等自
上梁山后，大小几十战阵，从未伤过锐气。只是那曾头市
确实易守难攻，教师史文恭那厮又武艺高强，阴险狡诈，不
可轻敌。哥哥不必怨愤小弟，吾师罗真人曾授我谶纬之
学，小弟夜观天象，哥哥若匆忙下山，必将死于非命！”晁盖
大惊：“贤弟何出此言？莫非你已预知天命？”公孙胜继续
摇头晃脑地说道：“哥哥有所不知，小弟已经知晓梁山众兄
弟的前途，若哥哥不听劝，恐众兄弟前途暗淡。”

公孙胜见晁盖已经沉默，便继续说道：“昔日汉末英雄
四起，群雄逐鹿，遂有天下三分之势。然司马昏聩，五胡南
下，天下再次混乱，腥膻遍地。隋唐相继，国祚虽长，却终
有陨灭之日。如今我大宋主昏臣暗，世道浑浊，早已是强
弩之末。小弟已知天命，北国已有强人崛起，恐不出多日，
便可饮马黄河，我等皆必成其奴仆！”晁盖惊道：“贤弟莫非
在说北方辽国？我等皆知，自澶渊之盟后，两国相安无事

已有百年，何故再生事端？”公孙胜笑道：“并非辽国，白山
黑水之间，更有强悍之人，我等皆不是对手。天命所向，非
人力可为。”晁盖又焦急问到：“贤弟，你不用这么文绉绉
的，便说我等兄弟，将来前景如何，直说便可。”

只见那公孙胜笑而不语，突然从身后拿出一支利箭，
箭柄上写着“史文恭”三字。他低声说道：“天王哥哥，你若
仓促下山，必被史文恭那厮所害。小弟不才，已差樊瑞兄
弟用了时空倒转之术，早在芒砀山之时，他便使得此术，只
是不愿轻易炫示。这支毒箭，便是史文恭那厮所用。”晁盖
听罢，惊愕不已，大汗淋漓：“那梁山众兄弟，将来又当如
何？”公孙胜冷冷地说道：“梁山全伙兄弟，尽在宋公明哥哥
麾下，任听其调遣。若继续啸聚山林，倒也还好，只是这公
明哥哥一心想招安，专门讨好朝廷。天王哥哥有所不知，
我梁山兄弟最后倒成了朝廷的鹰犬，被迫跟南方的方腊义
军为敌，二虎相争，两败俱伤，我等兄弟死伤殆尽，大势去
矣！”

晁盖愣了一下，空气突然陷入尴尬的寂静。我正想去
拉公孙胜的胳膊，不让他泄露了天机，却看到身旁的晁盖
突然站起来，哈哈大笑起来：“贤弟多虑了！我晁盖虽无关
公之勇，孔明之智，却也略知兵法，且有宋公明、吴学究、林
教头等众兄弟相助，还怕史文恭那厮？至于贤弟所说的天
命，也难令人信服。岂不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知何
处找来的破箭，也能唬住我晁盖？”公孙胜叹着气说：“哥哥
怎如此糊涂？且看新上山的兄弟，有几个是天王哥哥的
人？除小弟、林教头、阮氏三雄和刘唐兄弟，山上还有几个
大哥的班底？宋公明麾下兵精将广，怕是连吴学究都要为
其所趋，走上招安的歪路了！”

晁盖听罢，呆在一旁，面色冷峻地说道：“贤弟所忧之
事，我早有所悟，只是宋公明搭救过我等性命，又怎能暗自
揣测人家？我意已决，只需多带些人马，防着史文恭，必踏
平曾头市！”公孙胜低沉不语，良久之后，便自行离开。

又是一阵坠落感，我猛然醒来，只见iPad视频里，晁
盖持枪冲入敌阵中。突然，一支冷箭不知从何处射来，晁
盖应声落马。只是这箭上并无“史文恭”三字，也并非毒
箭，却当场射穿了晁盖的胸膛。

“猫丢了。”手机嗡嗡作响。
今年热得晚，六月的风依然带有凉意。她看着面前

走过的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个个水蛇腰，肉鼓鼓的
脸。自己什么时候也这么好看过？大约是有的吧。30多
年前刚上大学，日语系公认的白马王子邀请她去拙政
园游玩，王子常穿长风衣，一到周五就成了学生舞会的
明星。他为什么会邀请我，我不知道。我不会跳舞，只会
跟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同学身后笑，现在想起来，那姿
态真可笑。

虽然那天他很努力地讨好我，但我依然不知道如
何回应。他说这花多好看，我常看见你在舞会上笑，笑
得比这花还好看。我说谢谢，一只手把裙子上的花边揉
搓了又揉搓。王子看上去感到了无趣，可幸好他在继续
跟我说话，他说话的时候鼻子微微皱起，可能在模仿他
的偶像三岛由纪夫，图书馆里有本被揉得破破烂烂的
杂志封面上就是这样的一张脸。

“你在干吗！我们家的猫丢了！”声音好大，他为什
么这么紧张？猫？好像是有这么一只猫，黑白奶牛纹，眼
睛上的蓝膜还没褪去，浑身软软的，小肉垫一点褶皱都
没有。猫来的时候，妈妈还在。小时候家住在河边，夏天
的傍晚弄堂里弥漫着一股肥皂水的味道，小孩子总在
这个时间点被妈妈抓去洗澡，为的是等到爸爸下班回
来，一家人干干净净地一起坐着吃夜饭。不少人在河里
洗衣服，西晒过后水汽热腾腾地翻上来，以致于现在一
闻到肥皂味，就回到了那些傍晚。那时候真热啊，我湿着
头发，坐在妈妈刚擦干净的地上，脸上身上依然汗流不
止。这时候我就特别期待一种美食，为了得到它，我会不
停喊热死了热死了，十次里面有九次我会得偿所愿，一

碗冰透了的酸梅汤会送到我手中，捎带着妈妈
的嘱咐：这本来不能给你喝的，小孩子不能喝这
个东西……我说知道啦知道啦，抢过来小口小
口品尝，碗还不能捧太久，手一会儿就冻得受不
了，把碗往地上一放，地上刷着红油漆，一会儿
就留下了一个一个红色的晶亮的小圈圈。

今年的梅雨季节似乎特别长，路边长了一
种紫色的花，六瓣，叶子像韭菜。她似乎突然受
到了酸梅汤的鼓舞，摘下了其中一枝，粉紫的
花往鼻子前一戳，学着那些水蛇腰的女孩子，
妖娆地把眼睛一闭，右手按下，完成了一张自
拍。啊呀，这是一张怎样的脸啊。眉毛又粗又
黑，眼皮微微耷拉，把原本黑亮的眸子遮了大
半，鼻子微塌，30年前最引以为傲的皮肤，现在
也粗粗拉拉像块缺角的黄砖。我好像不曾好看

过，但也从没有这么难看。5年前听同学说王子婚内出
轨，又被小娇妻抛弃，一气之下出国了，然后就没了消
息。衰老不是疾病，但衰老总和丑陋相联系。太丑了。我
不喜欢这张老脸，这张老脸也不喜欢我，如今在镜头中
相见，相见即是尴尬。

我是一个迟钝的女人。妈妈走得很突然，正月十五
她说自己头有点晕，收拾了东西去医院，还没等到花开
就过世了。那天晚上丈夫让我回家休息，他替我守着。
我将近半个月都在医院陪着妈妈，脑子里每天都像被
塞满了棉花。“你需要好好睡一觉，”丈夫的语气从没这
么温柔过，“不要多想。”我没有多想，我头脑里什么都
没有。家里空荡荡的，对，猫那时候在，谁说的猫有灵
性？家人都忙得晕头转向，大概几天没人喂它了，我一
到家它就冲我叫，丝毫没留半点情面。我躺下了，它也
不过来，站在橱柜上舔毛。你那毛有什么可舔的啊。我
说。还不快让我抱一下。猫不为所动，舔完毛目光炯炯
地盯着我。在它的注视下我很快睡着了。原以为妈妈会
入梦而来，但一夜无梦。

对啊，我是有这么一只猫。
一进门，她就被儿子迎面拦住了。“妈！你去哪里了

啊，消息不回，电话里声响都没有！”儿子看起来很着
急。这孩子跟我太像了，一模一样粗黑的眉毛，一模一
样的大眼睛，那双手，简直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如
今这双年轻版的眼睛正瞪着我：“妈，能不能管管爸？他
今天又去厂里了，你说他身体都这样了，这个厂子还能
给他什么，他要这么抓牢不放？”我连声说知道了知道
了，我跟他说我会跟他爸好好谈一谈的。儿子依然不放
过我，他说猫他已经出去找过了，楼道、院子都没有，邻

居也都说没看见，他准备找张照片猫的照片通过邻里
的微信圈散播一下，附近的宠物诊所也可以去看一看。
我嘴上说好的那你先去，心里突然一阵疑惑：

我们家真有这么一只猫吗？为什么它连个名字都
没有？

几年前，丈夫得了肺癌。他病倒后，厂里原本蒸蒸
日上的生意立即停摆，在国外留学的儿子回到了家里。
我时常惊叹，不能把眼前的青年和当年怀中那个小小
的娃娃联系起来。丈夫平日经常出差，留下我和儿子守
在家中，儿子性格向来执拗，却又十分敏感，风吹草动
都会把他惊动。小娃娃大哭的时候，我只能疲惫地不断
哄他，一遍又一遍唱着摇篮曲，直到我俩一起倦极睡
去。醒来的时候，猫总在身边，静悄悄地，下巴贴着我的
胳膊，鼻孔呼噜噜地喷着热气。

我确定了真有这么一只猫。丈夫经过治疗，幸运痊
愈，却在一年后又确诊转移。在等待消息的数个日夜
里，丈夫在医院，儿子全国各地四处奔波找专家、找偏
方。我说了我是个迟钝的女人，即便这样我依然没有失
过眠。只是我总是不断梦到自己又回到了儿子还小的时
候，怀里的小娃娃在惊嚎，而头顶的房梁居然裂了一个
巨大的口子，伴随着儿子的啼哭，裂口咔哧咔哧越来越
大。猫，站在床头，望着房梁，它的眼睛消失在黑暗里。

我拱起背，像动物一般蜷缩起来。我不是没有怨恨
过。妈妈为什么没有给我留下一句叮嘱，我在无数的梦
里呼唤着她，就像当年渴求酸梅汤的那个小姑娘。那个
像三岛由纪夫的男人为什么没有把我带走，我知道莎
士比亚，读过托尔斯泰，我会比他后来的妻子更懂他。
一个老而丑的女人，要求什么都是太多。确诊转移后，
丈夫的性情变得古怪。给他煮了豆子，他冷嘲热讽：“你
不知道我不能吃这个？”将近花甲的人，居然时时和儿
子闹别扭，儿子打游戏他看不顺眼，儿子出门帮忙生意
他也要挑剔。儿子拥有我的眼睛，却继承了跟父亲一样
的坏脾气，我出门一会儿，两个人就能把屋顶掀翻。老
子掌握家中大权，小的被气到怒吼，桌子、椅子被推了
一地。也许，猫就是那个时候跑出去的吧？

人老了总是视力先出问题，远处依然如故，近处却
不大看得清。我的知觉也是这样，不大相关的，像季节
的流转，温度的变化，亲切而细微，但切近的东西却总
像隔了一层什么。

所得惟有虚无。可是人却要继续支撑。我起身给丈
夫发了一条消息：“听说你去厂里了？不要太累，家里需
要你。”过了一会，又把和紫色无名野花的合照一起发
了过去。完了把手机一扔，猫？明天再找吧。

主题
词写

作—
—

一条信息

猫丢了

那些留下的字迹，每一个都在关闭

变暗，一些小巧的漂流瓶

静止悬浮，透过记忆的玻璃

望向我

微弱地

有时，我会听见蛀虫的咀嚼

在离开声音的词语身上

画下的伤口

像个深邃的洞穴，诱惑我

穿过它背面一层裹着一层的寂静

察觉自己再度醒来，往后逆行

触碰所有已逝的事物

在一根已经陌生的手指尖

翻涌，颤栗

但我从来不能发声它们的音节

那些并不属于我的赞美或叹息

有时那么尖锐

会在我变厚变硬的视线深处

不动声色翻新旧的划痕

最后的讯息

除了爱与忏悔

还值得说些什么

一声接一声

音的废墟

在久远之前

和声娇纵处的夜色

怎么书写都是

成为琥珀的欢愉

超量的沉默与死

是最后这边界上仅剩的幻觉

而我们的声音活着，活

你知道吗

泥土般的平静

燃烧爱 惟一的法门

夏夏 至至
□杨陈婧婕

一念山河成，一念百草生。
——题 记

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浪涌海
面，试图将你托起；纵身的一跃，溅出
了花，沉入海底，无人把你打捞起。

人们说，鲸是有灵性的，能预知
死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会孤身离
去，用尽全力落下尾鳍，想给大海一
个拥抱，然后纵身沉海，在暗地里建
起一座生命的绿洲。

在南海拍摄到鲸落，一条全长约
3米的鲸沉海，庞大的身躯溅起水
花，尾鳍拍打海面，把所有深情沉入
海底。随着水花的落下，这条鲸也渐
渐没了影子，融入深蓝色的海。

最孤独的鲸，是那只唱出了频率
为52赫兹的Alice，没
有同伴的存在，深幽的
海洋中她唱着孤独的
歌。这只鲸在海洋里遨
游了二十五载，始终没
有抛弃海洋。她始终守
候着。

听过最美的爱情是鲸与海洋，海
洋护鲸一世生存，鲸护海洋生灵繁荣。

鲸落，是鲸对海洋最后的温柔。
最深情的生物，是鲸。天降鲸于

海洋，其一生，取之于海洋，用之于海
洋；终了，于海面一跃，尾鳍先落，沉
海为岛，还海洋以拥抱、躯体，给海洋
以百年不息；生于海，长于海，归于
海，隐于海。

下沉之时，予千百生物食；
沉于海底，养千百生物生；
自愈之时，奉千百生物存；
化作礁屿，供千百生物居。
人们说，鲸乃海洋之使者，鲸落

乃世间最慷慨、最温柔的死亡。
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化身孤

岛的鲸，铺成大海的鳞。

也曾闪烁，渡一番人间烟火
也曾灼热，舞一场起承转合
百年前唱着一支皮黄的歌，天宝

年间梨园被铭刻
在尘埃里开出了国粹的花朵
而今落魄，悲一世无人言说
而今湮没，叹一声春秋开落
他唱着的霸王守着那片山河，他

捻着的红尘守着古老的歌

每每夏至，入夜多灼热
此去经年，苔痕上阶上了太多寂寞

蓦然回首，转角却是霓虹灯在闪烁
他还守着那霸王别姬的平平仄

仄，他还守着那千年之前的悲欢离合
他还守着这西皮二黄的陈年古

调，他还守着这梨园，却无人应和
匆匆夏至，风露更婆娑
纵然不复曾经，他还守在原地，

半世已蹉跎
台上他仍唱着霸王守着那片山河
台下听那支离歌的
只有我

鲸鲸 落落
□王育彤


